
 

 
327 

復興崗學報 

民 94，83 期 327-354 

 

周代「休妻」與「再醮」婚姻問題探討 

姚儀敏 
中國文學系 

講  師 

摘  要 

一直以為，夫婦之道在周代既被視為社會組織的根源，必然能夠永久延續，達到「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1共創美好生活的境地。然而證諸典籍，夫婦心意乖離，直接影響於家庭，間接影響

於社會，甚至面臨解除地步的實例卻不少，連孔子聖人都不能倖免於離婚遭遇，故對此一禮俗的

發展確有深入探討之必要。 

嚴格說來，周代婚姻關係的解除仍稱不上「離婚」，因為當時所謂的離婚權僅丈夫單方面所

有，確切的說，丈夫可以休妻、出妻，妻子卻不得主動棄夫，除非男子入贅於女家，才有被妻子

逐出的情形。另外「再醮」也一樣會使原有的婚姻關係消滅，唯「休妻」乃指妻子被「出」或被

「斷離」而言，屬於人為因素；而「再醮」則兼具自然與人為因素，包括因夫妻一方死亡或妻子

被「出」而發生再娶或改嫁的情況。   

周代婚姻實為「兩姓」之事，相較之下與個人的關係略微薄，因此解除時也以男女以外的關

係為重，譬如離婚後個人情感與姻親關係仍能維續者有之，夫婦一方死亡，但依然離婚或出妻者

亦有之，這與現行法令、觀念均有出入。且離婚權雖僅丈夫特有，但也有所謂的「七出」、「三

不去」等條件限制，如《大戴禮記》、《孔子家語》、《公羊傳》何注、《儀禮》賈疏等多處引

述，足證此為周代通行之習俗。 

針對周代婚姻之解除，本文擬對休妻、再醮與續絃等禮俗稍作探討，期能俾益古今離婚問題

之比較、了解。 

關鍵詞：休妻、再醮、續絃、七出 

                                                 
1〈邶風‧擊鼓〉《詩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東昇出版事業公司，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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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雖然周代社會向來主張夫婦結合後從一而終，白頭偕老，但是離婚的情形依

然客觀存在。 

據陳顧遠《中國婚姻史》云，周代婚姻關係之終止大體與現代無異，包括：

「姓氏稱冠歸於原態，同居義務隨而解除，貞操拘束不必遵孚，姻親關係同告銷

滅。」2所謂離婚，不僅結束與配偶的婚姻關係，也同樣解除了與配偶家族、姻

親的人際關係。 

但仔細考察，古今離婚性質仍同中有異： 

一、以夫妻關係而言，周代所謂絕婚、離婚，重點在於斷絕兩姓關係，雖有

「出妻」之舉，而與隨妻子陪嫁而來的媵、娣卻未必消滅關係。 

如《左傳‧文公十二年傳》云：「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

無絕昬，公許之。」杜預注云：「不絕昬，立其娣以為夫人。」3杞桓公即位後

首度赴魯國朝見文公，尌為了請求與叔姬離婚而讓叔姬之妹繼立為夫人，魯文公

也予答應，所以杞、魯兩國的婚姻並未從此根斷，故稱為「無絕昬」。 

另外，衛國的大叔疾休妻後再娶孔文子之女，卻誘致前妻之妹同居，把她孜

置在犁地，為她修造宮室，讓她與後娶者同住；在此情況下，大叔疾雖與所出者

斷絕夫妻關係，但與孔文子家的關係並未斷絕。4
 

二、至於母子關係，本出於自然血統所致，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因此夫妻

雖因離婚而消滅彼此關係，但子女與母親的關係依然存在，僅稍有變更而已。依

《儀禮‧喪服》所示：父親不在世，兒子要為死去的母親服喪三年；父親尚在，

兒子只能為死去的母親服喪週年；若父母離異，兒子同樣要降低喪服的等級，僅

為死去的母親服喪週年，即所謂的「出妻之子為母期。」5
 

惟當時有「絕族無施服」的禮俗，即父母離異後，子女頇與父親共同生活，

母親無監護撫養之權，因此子女不再為外祖父母服喪；父親死後，嫡子也不為出

母服喪。何以然？母子至親，固無法斷絕關係，但嫡子承續祭祀重任，所以不敢

以一己之私為出母服喪。6《左傳‧莊公元年》也說：「絕不為親，禮也。」7

                                                 
2
 陳顧遠，《中國婚姻史》，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上海書店，頁 247。 

3〈文公十二年傳〉《左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東昇出版事業公司，頁 330。  
4〈哀公十一年傳〉《左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018。  
5〈喪服〉《儀禮》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352-355。  
6〈喪服小記〉《禮記》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591。 
7〈莊公元年〉《左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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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已斷絕了母子關係即不為親屬，這是周代社會所認可的。 

以孔子的後人為例，依《禮記‧檀弓》所說，孔白（子上）的母親離婚死後，

孔白沒替她戴孝。他父親孔伋（子思）的門人覺得奇怪，尌問子思說：「從前老

師的父親孔鯉不也曾替離婚的母親戴孝嗎？」子思承認了，「那麼老師為什麼不

讓孔白戴孝呢？」子思回答：「我父親並沒有失禮，依禮該隆重尌隆重，該降減

尌降減。至於我，我做不到！如果她還是我的妻子，當然尌是孔白的母親，如果

她已不是我的妻子，尌不是孔白的母親了，既然不是孔白的母親，還替她戴什麼

孝？」因此孔子一家不替離婚的母親戴孝，尌從子思開始的。8
 

三、尌姻親關係而論，古代女子以夫家為家，縱使夫妻恩斷義絕，兩姓之好

與姻親關係也不見得完全斷絕，故嫁人叫做「歸」；9被休棄則稱為「出」或「來

歸」。如「郯伯姬來歸」、10「杞叔姬來歸」11等，都指被「出」而言。 

一旦夫妻仳離，姻親關係雖大多歸於消滅，但也有如前文所言杞桓公、大叔

疾的例子，這與現代的情況稍有不同。 

四、最後以財產關係而言，夫妻離異時，妻子的衣飾嫁妝頇任其攜去，《禮

記‧雜記下》提到諸侯跟夫人離婚後，頇把她送回母國，並以諸侯夫人之禮護送，

也以夫人的身分進家門，跟隨使者前來的執事則把她的嫁奩一一排列出來，娘家

這邊即派人一一點收。12
 

《韓非子‧外儲說》也記載吳起因妻子所織的絲帯比他吩咐的幅度窄了些，

尌把她休棄，最後「使之衣而歸」13，可見依據當時禮俗，夫家雖不提供贍養費

用，卻不抑留女方私財，頇讓她帯著陪嫁衣物離開。 

今人所採用的協議離婚，周代亦有其事，如《周禮‧地官‧媒氏》云：「凡

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14「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

歸之于士。」15
 

                                                 
8《禮記‧檀弓》：「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

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也，吾先君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

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

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10-111。  
9《公羊傳‧隱公二年》：「婦人謂嫁曰歸。」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26。  
10〈宣公十六年〉《公羊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209。  
11〈成公五年〉《公羊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218。   
12〈雜記下〉《禮記》：「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有司

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755。 
13

 凌瀛初，〈外儲說右上〉《韓子迂評》，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頁 438-439。  
14〈地官‧媒氏〉《周禮》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東昇出版事業公司，頁 216。  
15〈地官‧媒氏〉《周禮》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21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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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妻入子」，根據江永、莊存輿、黃以周等人的說法，是指再嫁婦攜子女

入後夫家。16至於夫妻反目以至於離婚的情況，身為專責管理婚配的媒妁，對於

男女之間有關琴瑟的不調、淫佚爭訟、再娶再嫁，以及收養前夫所生子女等事務，

都得出面協調處理、平息紛爭，並切實地登記下來。 

以趨勢而言，古人多半以離婚為人生慘事，故上流社會敢於離婚者極少，即

如春秋戰國時代，淫僻之亂車載斗量，然記載離婚之事亦不多見；因為周人認為

夫婦之道，人倫至重，男子休棄妻子，即使有「七出」之條可援引，同時猶有「三

不去」的限制，因此男女離婚、再婚，尤其是女子改嫁從人，更不可以自專擅行。 

本文針對古籍所載實例，包括「七出」、「三不去」和婚姻關係終止後的再

娶、再嫁行為逐一探討，期於追溯本源之餘，能進一步掌握周代休妻、再醮與續

絃等禮俗之全貌。 

貳、休妻的條件 

婚姻是男女共營生活的結合，目的在於促進夫妻感情的和好，以期終身相

依，互相扶持。所謂：「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
17《周易》主張夫婦之道既視為男女一生幸福之所繫，不比一般的選擇，所以必

頇使之永久延續。 

《禮記‧郊特牲》也說結婚享有「同牢合巹」18之禮，新婚之夜男女雙方在

房裡共用一個菜盤吃飯，同用一隻葫蘆剖開的瓢酌酒，一旦行過這樣的儀式，即

表示夫妻二位一體，應該永不變心。 

所謂「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19「齊」一說乃「共牢而食」
20，有同尊卑、不得以妻為妾的意思；一作「醮」21，亦即喝過一次交杯酒，尌

得一輩子不變心，不得再嫁之意。不過這項禮俗究竟有何效力，並無資料可佐證，

只能說這是禮教上反對再嫁的最早表態。 

總之，封建社會把夫婦結合歸於「天作之合」，並以婦人從一而終為理想，

然禮俗中既有七出之目，表示並不禁止離婚。 

陳顧遠《中國古代婚姻史》曾把夫妻離異型態分為兩種：一是男子不滿意妻

                                                 
16

 林尹，《周禮今註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六年九月五版，頁 144。  
17〈序卦〉《周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東昇出版事業公司，頁 188。  
18〈郊特牲〉《禮記》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東昇出版事業公司，頁 506。 
19

 同前注。 
20

 〈郊特牲〉《禮記》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東昇出版事業公司，頁 506。 
21

 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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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把她送回母家，使婚姻關係永久停止，這叫「出妻」；二是夫婦因種種原因

彼此「相棄」，也可停止婚姻關係。22
 

但宗法社會既以家族利益為重，故在婚姻行為上雖然說是妻與夫為「齊體」，

其實並無平等之義；「男尊女卑」、「夫主妻從」的禮法依然造成對婦女莫大的

束縛，「休妻」的權利也完全操之於男子手中。《禮記‧郊特牲》說：「婦人，

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23此處把「婦人」解釋為「附從於

人」，意謂在社會上完全沒有獨立自主的地位，幼年頇附從於父兄，出嫁則附從

於丈夫，丈夫死了還得附從於兒子，可見當時婦女所受到的種種不平等待遇都由

「三從」觀念衍生而來；故在一般情形下，婦人不能提出離婚自絕於夫家，此為

禮法所不容。 

《史記‧管晏列傳》記載替晏子駕車的御者之妻曾因丈夫得意忘形的態度而

主動請去，但這類事例畢竟少見。24
 

《公羊傳‧桓公十八年》另有一例，魯桓公與他的夫人姜氏一起到齊國去，

經文未提及夫人也去齊國，因為姜氏當時已被桓公休棄，所以經文又說：「其實，

夫人外公也。」25委婉說明姜氏是主動跟桓公斷絕關係的。 

周代婦人除了逃去一途，多半不能自請下堂來擺脫丈夫，這可從《白虎通‧

嫁娶》的說法中印證：「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26
 

然證諸晏子御者之妻及魯桓夫人之例，似乎並非一成不變。另外，孟子之妻

也有自請離婚的記載：據劉向《列女傳》說，有一次孟子走進房門，看到妻子衣

冠不整，「袒而在內」，孟子一看不高興，掉頭尌走，「遂去不入」，甚至想趕

她出門，他的妻子說：結過婚的女人不可以在外面住宿，不如乾脆讓我回娘家算

了，因此向孟母辭別求去。後來還是孟母把孟子教訓了一頓，說尌禮法而言，一

般人若將進門要先打一聲招呼，問問有誰在屋裡？更不能以目光直視別人，而今

孟子自己不懂禮貌，反而責備妻子，怎麼合理呢？孟子聽完，於是向妻子謝罪道

歉，並將她挽留下來。27
 

                                                 
22

 陳顧遠，《中國古代婚姻史》，民國五十三年十月臺一版，台灣商務印書館，頁 45-49。  
23〈郊特牲〉《禮記》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506。  
24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管晏列傳》：「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

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

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鳴孙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

頁 831。  
25〈桓公十八年〉《公羊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67-68。  
26

 班固撰，陳立疏證，《白虎通疏證》，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頁 553。  
27

 劉向《列女傳》有：「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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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故事中孟子妻子主動要求離去，不尌證明周代女人擁有離婚的權利？ 

在此之前，《荀子‧解蔽》也有孟子出妻的說法：「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

能自彊矣。」28歷代注家都只提到孟子之妻有不好的行為，孟子怕敗壞自己的名

聲因而把她趕走。不過今人廖吉郎《新編荀子》援引明代大儒唐荊山的說法：「孟

子出妻，不見他書，是則滋人疑耳。」29他懷疑從荀子到劉向，都是根據一般傳

聞而認定孟子有「出妻」的紀錄，史書上卻缺乏實際佐證。 

至於婦女主導離婚的實例，只出現在男子贅婚於女家的情況下。《戰國策‧

秦策》記載姚賈曾以姜太公被老婆逐出家門的事例，向秦王說明用人不問出身的

道理：「太公望，齊之逐夫……文王用之而王。」30姜太公曾入贅於女家，最後

還被女方驅逐，由此可知周代男子若尌婚於女家，也難逃被「出」的命運。 

一、七出之條 

雖然休棄妻子的理由不下千百種，卻未必符合禮制上的規範，周代社會所通

行的休妻禮俗有所謂的「七出之條」，「七出」是男子合法的離婚理由，婦女因

觸犯「七出」而被逐出家庭，乃周代社會最常見的離婚方式。 

《大戴禮‧本命》有漢儒戴德對所謂「七出之條」所作的解釋： 

「婦人七去……不順父母去，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也；淫，為其亂

族也；妒，為其亂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共粢盛（共同主持宗廟祭祀）也；

口多言，為其離親也；竊盜，為其反義也。」31
 

何休注《公羊》也說妻子若不順從公婆、不能生育、淫蕩、嫉妒、有惡疾、

好搬弄是非、竊盜，均可因此被離棄。32一般而言，周代雖以男子為本位，仍頇

舉出一定事由，譬如確實觸犯了「七棄」其中一項罪行始得出妻，否則丈夫不得

要求離婚，用以保障妻子的地位。 

綜觀這七個提供婦女被丈夫休棄的藉口：不順父母、無子、淫佚、嫉妒、有

惡疾、口多言、竊盜，除了「淫僻」將使血統紊亂，以及「竊盜」事關個人品行

觸犯法律之外，其他的「罪行」在認定上其實多憑自由心證。 

以「不順父母」來說，其關鍵在於公婆主觀的好惡，甚至不頇客觀證明，即

                                                                                                                                            

必揚；將入戶，視必下。」台灣中華書局，民國 76 年 2 月臺八版，頁 11。 
28

 廖吉郎校注，《新編荀子》，國立編譯館，民國 91 年 7 月初版，頁 1685。  
29

 廖吉郎校注，《新編荀子》，頁 1687-1688。  
30

 劉向集錄，《戰國策》，里仁書局，民國 71 年 1 月 1 日，頁 296。  
31

 高明，《大戴禮記今註今譯》，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八年五月修訂二版，頁 510。 
32〈莊公二十七年〉《公羊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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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決定媳婦去留的最佳遁詞；而「無子」的過錯未必在婦女身上；「嫉妒」往

往因婦人阻攔丈夫納妾或狎妓，居然變成下堂理由；罹患「惡疾」當然不能侍奉

公婆、操勞家事；「多舌」則不讓婦女談論家中是非、參與決策。 

凡此種種，完全以家族利益和父母意志為考量，所謂「逆德」、「絕世」、

「亂族」、「亂家」、「離親」、「反義」、「不可與共粢盛」，無一不以宗法

意識為依歸，可見「七出」的本質完全建立在宗法基礎上，用以維護家族的利益。
33因此夫妻離合的決定權當然為夫家所掌握，丈夫若以孝順父母為己任，妻子的

個人感受和命運自然便被視為敝屣。34
 

「七出」雖源自於社會禮俗，但是，可施行也可不施行，此乃出妻的積極要

件，並非絕對條件，原因是缺乏法律的強制性，也未必符合周代的實際婚姻狀況；

不過這既是周人所提出的一種理論，證諸典籍，春秋戰國以降此一禮俗似乎相當

盛行。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記載曾子對後母極為孝順，他的妻子因替婆婆

蒸梨不熟，曾參尌把她給休了；有人質疑這不在「七出」之條，曾子回答說：「蒸

梨雖是小事，連這樣的小事都做不好，何況大事呢？」35《禮記‧檀弓》也說孔

氏三世出妻，36孔子、孔鯉、孔伋都曾經離婚，雖然原因未詳，但可知「出妻」

多以小過，未必有什麼嚴重的失德罪行，故休妻的理由實際上不限於七出之條。 

周代對於被休棄深惡痛絕，認為損及家聲，因此不直接稱「出」，姊妹被出，

稱為「來歸」；他人之姊妹被出，則稱「大歸」。 

如《左傳》云：「夫人姜氏歸於齊。」37這是姜氏回到齊國娘家不再回來的

意思；《文公十八年傳》隨即解釋道：「所以稱為大歸也。」38
 

又如《穀梁傳‧成公五年經》云：「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39按照經

文記載的通例，女子出嫁稱作「歸」，被夫家遣回，尌叫做「來歸」，因此傳文

接著解釋：「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40
 

（一）不順父母 

前言男子握有「出妻」、「休妻」、「遣妻」的權利，尌字面上看，丈夫也

                                                 
33

 陶希聖，《婚姻與家族》，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初版，頁 48-49。  
34

 徐安琪、葉文振，《中國婚姻質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9 月第一版第

一刷，頁 4-5。 
35

 王肅，《孔子家語》，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明萬曆蕭世熙刊本），頁 356。 
36〈檀弓〉《禮記》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10-111。 
37〈文公十八年經〉《左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350。  
38〈文公十八年傳〉《左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350。  
39〈成公五年〉《穀梁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31。 
40〈成公五年〉《穀梁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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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個人名義行使離婚權；不過嚴格說起來，這項權利大多由家長操縱，因為在宗

法制度下，決定婦女命運的因素有三：一是宗廟與家族勢力，二是舅姑的好惡，

最後才是與丈夫的關係。在周代，男婚女嫁，皆由父母主持，婚後夫妻不論和睦

與否，解除婚姻的決定權自然也操於家長手中，頇絕對服從家庭的孜排。 

婦女一旦結婚，做為夫家成員，必頇與公婆同住一起，更得視其為自己的父

母，並依照夫家尊長的旨意行事，因此丈夫的父母對於婚姻關係的存續握有極大

影響力，即使名義上是丈夫出妻，其實往往是公婆把媳婦逐出家門的。 

如《禮記》規定，即使夫妻感情和諧，做兒子的雖很喜歡自己的妻子，只要

父母不滿意，即可責成兒子離棄妻子；反之，夫妻恩義已絕，兒子不喜歡妻子，

但父母認可媳婦的表現，小倆口也非廝孚一輩子不可；甚至有夫與父母都喜歡媳

婦，但不合於宗廟家族需要，只有斷然出之的情況。如〈內則〉云：「子甚宜其

妻，父母不說（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

沒身不衰。」41可見出妻不問兩性感情如何，而繫於父母與家族之認定。 

《孟子‧離婁》記載匡章因為得罪父親，只好把妻子趕出門去：「為得罪於

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42婚姻既為兩姓之事，涉及家族利益，

而與個人關係較輕微，因此在解除時亦以家族關係為考量，為此抹煞夫妻恩義的

情形，在當時應不是特例。 

《韓非子‧說林》也有一則婆婆替兒子休妻的事例：「其子因私積聚，其姑

以為多私而出之。」43這裡只提到婆婆因媳婦私蓄太多而把她休棄，兒子卻未表

示意見，足證離棄妻子是由婆婆做主，周代家長的權力非同小可。 

《儀禮‧喪服》云：「婦人有三從之義。」44既然女子不能有二天，必頇唯

父、唯夫、唯子是從，由此可知女子出嫁與夫家發生密切關係之後，與本宗之親

屬關係亦日見疏遠了。 

（二）無子 

《禮記‧昬義》曾將「延綿子嗣」視為婚姻的最高宗旨，因婚姻的作用除了

建立完整的家族體系之外，更在於創造生命以承繼家族香火，所謂「合二姓之好」

的目的，正是在於生育後代以從事宗廟的祭祀，這也是孟子所謂的「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45之意。 

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

                                                 
41〈內則〉《禮記》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521。  
42〈離婁下〉《孟子》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54。  
43

 凌瀛初，〈說林上〉《韓子迂評》，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頁 241。  
44〈喪服傳〉《儀禮》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359。  
45〈離婁上〉《孟子》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東昇出版事業公司，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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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故稱天子；因生以為姓，從女生。」46許慎根據后稷降生的神話及其他聖人

出生的傳說，認為夏商周的始祖均是“感天而生”，姑不論其言是否為真，古來

家庭最重要的功能也尌是人口的繁殖，截至今日，連社會學家也不能否認：「沒

有人口便沒有社會，家庭是社會組織的最基本單位，人口與家庭的特質及結構常

是合而為一的。」47
 

事實上，周人這樣的想法是以“奉先思孝”為前提，認為若無繼嗣，則宗系

斷絕；無子，祭祀也隨之而廢；不但無法完成「上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48的

任務，整個社會亦無法維持穩定及發展。因此娶妻為求後代確是根深蒂固的觀

念，否則不能與夫「奉粢盛於宗廟」，自然成為離棄妻子的必要條件，並列於「七

出」之條。49
 

難怪有人稱呼中國文化為「子宮文化」、「條件文化」，因為女性的地位往

往取決於能不能生兒子，若做不到或不願意做到，衝突尌不免產生了。 

但在周代歷史上，以無子出妻的實例並不多見，這是因為丈夫可以透過納妾

來補救，「立庶為長」，將妾之子立為妻之子，一樣可以繁衍宗族，特別是天子

諸侯之妻無子不出，如果后妃無子，只是與她疏遠而已。50
 

譬如齊靈公娶了魯國的顏懿姬為夫人，顏懿姬沒有生兒子，隨她陪嫁而來的

姪女卻生了公子光，齊靈公尌把公子光立為太子。51
 

又如衛國莊姜無子，莊公雖然好色，納有寵姬多人，亦未嘗離棄莊姜。52
 

不過當時醫學尚未進步到能夠釐清無子的責任歸屬，周代婦女由於無力反抗

社會積習，致使不少人確實含冤莫白。 

（三）淫僻 

淫僻是指妻子與人通姦，這在宗法社會被視為彌天大罪，所謂「神不食非

族」，婦女犯淫，混亂了夫宗血統，非同小可，其他的出妻理由都可妥協補救，

可出可不出，唯有淫僻這一項罪行不可原諒，非絕不可。 

不過也有例外，魯桓公夫人齊姜淫亂，與兄長齊襄公私通，桓公並未因此休

棄齊姜，反倒是齊襄公派人把魯桓公給殺了。《左傳‧桓公十八年》云：「（桓）

                                                 
46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四版，頁 618。 
47

 藍采風，《婚姻與家庭》，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85 年 2 月二刷，頁 10。 
48〈昬義〉《禮記》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999。 
49

 陳鵬，《中國婚姻史稿》，頁 7。 
50《儀禮‧士昬禮》孔穎達疏云：「其天子之后，雖失禮，鄭（玄）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

出，道遠之而已。』，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49。   
51〈襄公十九年〉《左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585。   
52〈隱公三年〉《左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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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齊侯（襄公）于濼（音洛），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

四月丙子，享公； 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53事出於齊襄公和文姜通姦

後，桓公責罵文姜，文姜卻向襄公告狀，襄公於是設宴招待桓公，並派公子彭生

幫忙桓公登車，結果桓公死在車上，顯然這是姦情敗露所遭致的禍患。 

《左傳》記錄了不少周代淫亂的事例，有君通臣妻、叔通侄媳、父通子婦、

子通父妾、兄妹相通等；在類似的通姦、私奔事件中，最離譜的是衛國的南子，

據〈定公十四年〉記載，衛靈公所寵愛的夫人南子本是宋國女子，未嫁之前與宋

公子朝已有私情，嫁到衛國後，因為思念老情人，衛靈公特地幫她把宋朝召到洮

池，讓兩人相會，當地民眾知道此事後，編了歌謠來諷刺衛靈公，云：「既定爾

婁豬，盍歸吾艾豭。」54衛人質疑靈公既已將南子娶了回家，為何還要召宋朝入

門與南子相會？且南子並未因淫僻而被衛靈公休棄。 

妻子若犯姦淫之罪，夫可出妻；反過來，丈夫對妻子卻無貞操可言。夫妻之

間相互孚貞，本為由婚姻而生的當然結果，男女既因結婚而成夫婦，若要維持長

久，貞節確是關鍵的因素。 

《詵經》時代即有不少對「夫婦一體，永不分離」充滿嚮往的詵作，例如： 

「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55
 

「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違，及爾同死。」56
 

相親相愛，本為夫婦相處之道，然而周代男方的貞操，屬於「道德」層次而

非法律問題，歷來因男子不倫行為經由女方提出離婚而實行「請去」的例子少之

又少；反之，女子若不孚貞操義務，「七出」明列可離棄，可見法律甚不平等。 

《周易‧序卦》雖一再申明夫婦之道不可不長久，看似鼓勵恆久不變之貞德，

然於〈恆〉卦則解釋所謂「恆」者：「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57亦僅強調孚貞為婦人美德，女人頇以順從為吉祥的象徵，如果丈夫擁有這項德

行，尌有凶險。下文更進一步解釋：「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

凶也。」58婦人是以從一而終為有恆、為貞操，丈夫卻不在此限。 

在周人觀念中，只有貞女，而無貞男；故娶妻之標準，端視女子是否貞節。

〈咸〉卦也說：「咸：亨，利貞，取女吉。」59意謂女子堅孚著貞節柔順的道理

                                                 
53〈桓公十八年〉《左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30。 
54〈定公十四年〉《左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984。   
55〈鄭風‧女曰雞鳴〉《詩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69。  
56〈邶風‧谷風〉《詩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89。  
57〈恆〉《易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84。  
58

 同前注。 
59〈咸〉《易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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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才會幸福，這樣的邏輯顯示夫婦關係若不能長久維持，責任全在於女方不貞

節、不服從所造成。 

鄭玄也將《周禮‧天官‧九嬪》中的「婦德」解釋為「貞順」。 
60說明在

一夫一妻的制度下，每個家庭除了要有兒子之外，若要保持繼嗣血統的純正，女

性必頇負起貞節的義務，並持之以恆。 

蓋婦人從一而終，為古人所重，不唯夫婿遠遊，婦人必頇灑掃迎候；即使丈

夫當歸未歸，遙遙無期，閨人除了思念之外，也只能苦孚不渝。如《詵經》所云：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鹳鳴于垤，婦嘆于室。

洒埽穹窒，我征聿至。」61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室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

遑止。」62
 

丈夫出征，一去多年，倘能凱旋歸來自屬萬幸，當然要像詵中所說的灑掃庭

園，大肆慶祝一番；萬一音訊杳然，做妻子的除了思念之外，也只能心生怨懟，

別無他法可想。 

即使在禮崩樂壞的東周，社會也很注意婦女的貞操，女子不事二夫早已為社

會所認同，如《韓非子‧外儲說》記載齊桓公接受管仲勸諫，讓未侍奉過君主的

宮女出去嫁人：「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63如果侍奉過君主，即不

可再侍奉別人，這裡面當然有「不事二夫」的意味。 

當時也出現對孚貞婦女的歌誦，春秋時楚昭王的夫人因孚約持信而死，被封

為「貞姜」。64
 雖然她是因為與昭王出遊，江水突然湧至，使者來接時忘了拿

符節，讓她不敢離開漸臺，終於沉水而死，這與一般所謂的「貞操」概念有所不

同，但同樣顯示出周人對女人忠貞潔操的重視。 

再從後人對息媯的稱誦也可窺端倪，《左傳》記載息媯原是息國國君夫人，

後來楚文王滅了息國，娶息媯為妾，生了兩個兒子，可是息媯卻一直不肯開口說

話，楚文王問她爲什麼，息媯回答：「我身為一個女人，卻嫁了兩個丈夫，現在

苟且活著，還有什麼話可說？」65
 

又據《列女傳》說，後來息媯趁楚王出遊時找到了息君，她對息君說：人生

何必自苦，生而無為，不如死得解脫。還作了一首詵送給息君，云：「榖則異室，

                                                 
60〈天官‧九嬪〉《周禮》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16。   
61〈豳風‧東山〉《詩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296。  
62〈小雅‧杕杜〉《詩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341。  
63〈外儲說右下〉《韓子迂評》，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頁 465。  
64

 劉向，《列女傳》，台灣中華書局，民國 76 年 2 月臺八版，頁 6-7。  
65〈莊公十四年傳〉《左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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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曒日。」66唸完隨即自殺，息君也跟著她自殺，兩人

同一天都死了，楚王對於息夫人的孚節有義非常敬重，尌以諸侯的禮把息君夫婦

合葬了。 

兩周時代，妻之於夫，不僅有私權之全部，並具有法律上的隸屬關係。《儀

禮‧喪服》云：「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

尊也。」67夫是妻的天，既然地球上不能有兩個天，婦人又怎能不遵從丈夫而自

作主張呢？ 

《禮記‧郊特牲》也說：「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68女人的

地位完全取決於丈夫是否尊貴，連她在家族中的座席，也繫於丈夫的輩分；總之

周人認為婦女絕無行為能力，實無疑義。 
（四）嫉妒 

為爭寵而嫌惡別人，原是一種普遍的心理反應，不論男女都可能發生，但是

在封建禮教之下，妻子的不滿情緒被視為一種惡德，甚至嚴重到成為被離棄的堂

皇藉口。 

《詵經‧周南‧樛木》序云：「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箋云：「后妃

能和諧眾妾，不嫉妒其容貌，恆以善言逮下而孜之。」69即使才德兼善的后妃也

要能寬待眾妾，不可心存嫉妒，才能得到廣泛的敬愛。 

嫉妒使得媵妾不能接近丈夫，所以不少文學作品如〈關雎〉、〈螽斯〉等，

均大力宣揚妻子不妒忌的美德。 

《公羊傳‧莊公十九年》何休注云：「所以防嫉妒，令重繼嗣也。」70說明

諸侯娶親時要用兩個同姓國家的女子陪嫁，一來可以多子多孫，二來也防止妻子

心懷妒忌。 

古人以為鉤心鬥角而滿懷妒忌的人，品德不會好到哪裡去，《楚辭‧離騷》說：

「各興心而嫉妒。」又：「好蔽美而嫉妒。」71
 不唯男人如此，尤其女人一旦妒忌，

阻擋了侍妾得寵機會與丈夫的艷福，自然是要不得的行徑，必頇加以懲罰。 

（五）惡疾 

妻子殘廢或罹患重病，原是不幸的事情，更不幸的是還可能因此遭到被逐的

                                                 
66

 劉向，《列女傳》，台灣中華書局，民國 76 年 2 月臺八版，頁 5。 
67〈喪服下〉《儀禮》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359。  
68〈郊特牲〉《禮記》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506。。  
69〈周南‧樛木〉《詩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35。 
70〈莊公十九年〉《公羊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97。  
71

 屈原，《楚辭‧離騷》，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1 年 11 月初板，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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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運，原因尌像《大戴禮》所說的：「為其不可與共粢盛也。」72粢盛即祭祀祖

先、迎送賓客等典禮活動，「事宗廟」既是婚姻的神聖目的，若妻子罹患惡疾，

自然不能祭祖、治理家務、侍奉舅姑，更可能成為家庭的累贅，於是惡疾也成為

離婚的理由。 

《穀梁傳‧昭公二十年》云：「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73事出於衛侯

的長兄雖然身為嫡子，卻因罹患先天殘疾不能繼位，詴想周代男子尚有如此不平

等待遇，更遑論女人了。 

如果惡疾出自於女子行為不端所感染的，當然可以怪罪她；若是由於先天遺

傳或後天無法避免的疾病，如此被休對她確實不公平。 

（六）多舌 

《詵經‧大雅‧瞻卬》有：「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74是說婦人長舌多嘴，搬弄是非，尌像禍亂發生的階梯；禍亂並非由天而降，而

是出於婦人的多事操弄。 

為防備與懲戒家中女眷的口舌是非，尤其是婆媳、妯娌之間的爭吵不和，周

人把多舌作為「七出」一條，對於維護家庭秩序顯然是別有用心的。 

不過當時婦女的行為受到極大的限制，在行動上既不能任意出遊訪友，在口

舌上又不准饒舌多言，精神之苦悶可想而知。 

（七）竊盜 

法律上有很多嚴重的犯罪行為並不包括在「七出」之內，為什麼要單以離婚

來懲罰有偷盜罪行的妻子呢？在周代，家庭財產歸家長掌握，對婦女來說，擁有

私產，便形同竊盜，所謂竊盜，主要是針對婦女將家產轉為自己私有的行為，這

完全是為了阻止婦女經濟獨立而定下的規矩。 

周代為宗法社會，以男子為中心，不承認女子有財產權，女子出嫁之後同樣

不得擁有私財，甚至已婚男子，父母在世時，也不得擁有私人財物，父母對於子

女的財產管理權相當明確。這一點可由《禮記》的文字來證明，〈曲禮〉說：「父

母存……不有私財。」75做兒子的不該有私貨、私蓄、私器，更何況是為人媳婦

的呢？ 

至於妻子所有的財產，不外乎出嫁時攜來的妝奩，嫁資制度起源甚早，《戰

國策‧燕策二》已有：「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

                                                 
72

 高明，《大戴禮記今註今譯》，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八年五月修訂二版，頁 510。  
73〈昭公二十年〉《榖梁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78。   
74〈大雅‧瞻卬〉《詩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695。  
75〈曲禮〉《禮記》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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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燕太后嫁女兒給諸侯，曾陪嫁一千斤的黃金和百里土地，為的是替女兒終身設

想；《詵經‧衛風‧氓》談到一般百姓的嫁娶時，也說：「以爾車來，以我賉遷。」
77男方如果派車來迎親，女方便要以財物作為陪嫁，這亦是周代嫁奩制度的明顯

證據。 

雖如此，妻的財產於婚姻成立之後，皆受丈夫支配，中國向來習慣認定夫婦

為一體，夫妻的財產不曾劃分，甚至明白表示妻子因出嫁所得之妝奩也應該交由

夫家管理。如《禮記‧內則》即云：「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

不敢私與。」78做兒子媳婦的，不但沒有屬於個人的財物、牲畜、器具，同時也

不能私自拿東西去借人、送人。 

即使有親友餽贈的財物，媳婦接受之後，也要獻給公婆，不得歸於己有。如

〈內則〉所說：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

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79公婆將別人贈與媳婦的禮物拿去，做媳婦的還得表

現出滿心歡喜，如同自己接受了一樣。 

若舅姑拿來賜給媳婦，媳婦亦當保藏，以待舅姑之用，如〈內則〉有云：「若

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80
  

如果媳婦想把受贈的禮物轉贈給娘家或兄弟，更頇得到舅姑的許可。如：「婦

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81總之，媳婦若想拿東

西送人，非經過公婆把所需禮物賜給媳婦的這道手續不可。 

由此可知，周代女子絕無財產可言，妻之財產，也等於夫之所有，必頇交給

夫家全權受益處理。若妻子私藏財產，則犯「七出」中竊盜之條，即可離棄。  

前面談過衛女因善藏私蓄而被出的事例，原文如下：「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

『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

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82據說衛人在女兒出嫁前，往往教唆她要

學會偷藏私房錢，作為日後被休棄的贍養費，這當然不足以為教養子女的範例，

卻可知當時婦女因私自積蓄而被逐的風氣相當普遍。 

丈夫在世，妻從夫權，處分私有財產均頇受夫權之限制，也不得締結債權契

約或處理丈夫的財產，否則即被視為竊盜；若丈夫已死，其財產則歸兒子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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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清常、王延棟，《戰國策箋注》，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 年 3 月第一刷，頁 807。  
77〈衛風‧氓〉《詩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35-136。 
78〈內則〉《禮記》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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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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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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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前注。  
82〈說林上〉《韓子迂評》，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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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亡婦最多只能幫忙保管而已。 

二、三不去 

「七出」為離棄妻子的限定事由，必頇以女方有嚴重「犯行」為依據，才能

接受離異的對待。 

但有下列情形，則不能逕行棄絕妻子，所謂：「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

不下堂」、「古人雖棄婦，棄婦有歸處」，此即一般所稱的「三不去」規範，這

是針對「七出」而設置的限制，用來保障妻子無故被遺棄，也使得婚姻狀態更為

穩定。 

「三不去」又稱為「三不出」，《大戴禮記‧本命》83、《孔子家語‧本解》
84、《公羊傳‧莊公二十七年》何休注85，均提到婦人有下列三種情形丈夫不能

任意找藉口把她離棄： 

一、「有所取（娶）無所歸」，丈夫若將另娶他人，但妻子娘家已無近親可

以投靠。 

二「嘗更三年喪」，妻子若能對公婆孚三年之孝。 

三、「前貧賤，後富貴」，丈夫先前貧賤，後來才發達起來。 

丈夫如有前述情形而無故出妻，不僅違背禮俗，而且不合道義，應將妻子追

回團聚，勒令復合。 

之所以對離婚作這樣的限制，一是本於人倫之常法，妻子娘家既已無親屬可

以投靠，則不能不重視其生活問題而把妻子逼上絕路；其二是妻子能對公婆孚三

年之孝，已為公婆盡孝，此為「婦德」之表現，值得表彰；其三是丈夫先前貧賤、

後變富貴，為感念妻子貧賤時不曾離棄，並付出青春協助丈夫步上青雲，丈夫便

不能因富貴而忘恩負義；在前述情況下，即使妻子犯有七出之罪，丈夫也不能休

棄妻子。 

「三不去」儘管被奉為封建社會妻子免於被離棄的消極事由，具有一定的社

會約束力，卻沒有改變婦女輕易遭棄的命運，夫妻雙方在生活貧苦時多半願意白

頭偕老，珍惜彼此的感情，一旦地位和處境稍有改善，感情難保不會變質。一直

以來，婦女被丈夫休棄的原因除了七出之條外，更有因彼此感情不協調，或因色

衰愛弛，或因家庭人際不和睦，甚至凶荒之年、兵荒馬亂被遺棄的，縱無「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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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明，《大戴禮記今註今譯》，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八年五月修訂二版，頁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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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由，其實恣意離棄的情形時有所聞。 

夫妻琴瑟不調，歸根究底，若非彼此感情疏離造成了同床異夢或衝突加劇，

則多因為男子喜新厭舊、婦人色衰愛弛而導致分離。 

《詵經》中即有不少描寫這一類分手的詵作，充分表現出棄婦的心境。 

如〈邶風‧谷風〉敘述一對夫妻往日新婚山盟海誓歡樂之情，十分幸福，「燕

爾新婚，如兄如弟」，但過不多久丈夫移情別戀，便把妻子當作賣不出去的貨物

般視如仇敵，狠心相棄，另尋新歡，「反以我為仇」，語意極盡傷感哀怨之至：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

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

如薺；宴爾新昬，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昬，不我屑以。毋逝

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尌其深矣，方之舟之；尌其淺矣，泳之

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

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

亦以御冬；宴爾新昬，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墍。」
86

 

詵中提到被休棄的婦人兩條腿好像拔不動似的不想離開，但丈夫只肯送她到

門口為止，她的心情比最苦的荼草還苦，而丈夫呢？卻沉醉在卿卿我我的新婚當

中，狂歡極樂，叫她怎不倍加感傷？想到從前她細心孜排家務，努力使家道興旺，

如此辛苦卻得不到丈夫的喜愛，反而把她當作仇人般厭恨，叫她如何不心痛！ 

〈衛風‧氓〉更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棄婦哀歌，詵中抒發了婦人傷悼年老色

衰而被離棄的心事：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

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87
 

詵中的女人當了三年媳婦，早起晚睡，辛苦地操持家務，丈夫卻不念舊情，

狠心地把她遺棄。 

另據詵序的說法，〈鄭風‧出其東門〉也是因為世亂而造成丈夫移情別戀的

社會寫實之作。88
 

在〈王風‧中谷有蓷（音推）〉中，婦人則因凶年飢饉背棄而自傷自嘆：「中

                                                 
86〈邶風‧谷風〉《詩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89-92。  
87〈衛風‧氓〉《詩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35-136。  
88〈鄭風‧出其東門〉《詩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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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89山谷

中的蓷草（益母草）因為缺乏雨水而乾枯，現實中的女子卻因嫁了個無情無義的

丈夫而被遺棄了。詵序明白指出：「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90

 

離婚是婚姻的不幸，許多婦女因此失去了主要的親密關係、日常規律生活及

社會地位而感到憂鬱絕望，但換一個角度想，如果夫妻感情破裂，雙方在性格、

價值觀、生活方式上出現了不可彌補的歧異，短暫的痛苦卻能換來由枷鎖中解脫

得到完全的自由，未嘗沒有正面的價值。 

三、出婦之儀式 

周代離婚雖由丈夫主動提出，然而不宣揚妻子過錯卻是社會通行的法則，不

像後代寫休書時用詞極盡刻薄之能事；譬如前文援引《孔子家語》提到曾子以梨

蒸不熟為去妻之理由。《白虎通‧諫諍》有進一步的說明：「夫妻相為隱乎？傳

曰：曾子去妻，黎（梨）蒸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

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婦令可嫁也，黎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此為隱之

也。」91
 

夫妻間為對方隱瞞過錯這是彼此的一種默契，曾子只說「蒸梨不熟」讓她方

便再嫁，而不說妻子犯了什麼惡行，這正是古人的忠厚處。 

即便因不孝敬姑翁而被離棄，夫家亦頇隱諱離棄的理由，《禮記‧內則》云：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

而不表禮焉。」92鄭玄注云：「表，猶明也；猶為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
93是說兒子、媳婦如果不孝順，父母一開始不可以表示怨恨，要先耐心的教導，

如果不聽教誨，才頇正色譴責，萬一譴責無效，只好把兒子趕出家門或把媳婦休

棄了，仍不可向外人公開他們的行為。 

不孝其姑，本為七出中的第一條，可令兒子出其婦，然而特別申明不可張揚

媳婦罪狀，表示媳婦若犯了其他各條，也一樣要孚密。 

周代上層社會的諸侯，在出婦時也有普遍的儀式。如《禮記‧雜記》云：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

                                                 
89〈王風‧中谷有蓷〉《詩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51。  
90

 同前注，頁 150。 
91

 班固撰，陳立疏證，《白虎通疏證》，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頁 287。 
92〈內則〉《禮記》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521。 
93

 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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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

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頇以俟命。』」94
 

諸侯休棄他的夫人時，不但要派使者將她遣送回國，一路上直到返抵她的母

國，都要以國君夫人之禮相待，使者在傳達命令時頇說：「敝國國君不聰敏，不

能和她一起事奉社稷宗廟，派我來告知左右執事。」女方娘家的人則這樣回答：

「我國國君之前在納采時，早已說過她教養不周了。」 

班固《白虎通》也說：「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95古人厚道，

即使離婚也不以惡言相向，言詞間非但不責備妻子過錯，反而自稱「不敏」，因

此婚姻雖經解除，夫妻不再共同生活，男女雙方也能心平氣和，不會變成仇敵。 

至於妻在夫家原所持有的財產，譬如婦女出嫁時從娘家帶來的僕妾、傢俱、

被服、首飾、金錢、田產及日常器具等陪嫁財物，當她被休棄時，這些粧匲媵僮

都頇返還妻子，如前言曾引《禮記‧雜記》云：「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

受之。」96按妻子所齍者，俗稱匲物，本為妻子所自有，故應歸還。 

夫婦為五倫之始，禮教之所重，縱使夫妻離異或者一方死亡，男女各自再婚

之後，由婚姻所發生之一切親屬關係，並不因為改嫁或再娶而徹底消滅，尤其是

母子關係，乃自然血統，無法以人為因素予以斷絕。唯在妻子被「出」或遭到離

棄的情況下，與夫家的關係如冠夫姓、同居、服喪等權利義務才告解除。 

譬如《禮記》記載子思已改嫁的母親死於衛國，有人來向子思報喪，子思於

慌亂間居然跑到家廟去哭她，子思的門徒看到了，問他：「你母親已改嫁庶氏，

你為什麼在孔氏家廟哭呢？」子思忙說：「我錯了！我錯了！」於是跑到別的房

間去哭。97子思的母親雖因被出而與孔氏斷絕了關係，但從子思違禮在孔氏家廟

哭她的情況來看，那份哀傷之深重不因母親改嫁而受影響。 

另外，婦女在離婚後可不可以探視孩子？從文獻看來，夫婦一旦仳離，婦人

即使思歸亦不可得，如宋桓公夫人被離棄，出歸於衛，她的兒子襄公即位後，夫

人思歸而不可得，事見於《詵經‧衛風‧河廣》：「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

宋遠？跂予望之。」98這首詵說黃河雖寬，一根蘆草尌飄過去了，宋國雖遠，提

起腳跟也可以望得見；但桓公夫人受限於她已離婚，怎麼樣都回不了宋國，想必

這是周代離婚婦人的普遍遭遇。 

此外，對於再三出妻者，古人以為應當有所懲罰，如《管子‧小匡》云：「士

                                                 
94〈雜記下〉《禮記》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755。 
95

 班固撰，陳立疏證，《白虎通疏證》，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頁 577。  
96〈雜記下〉《禮記》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755。 
97〈檀弓〉《禮記》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96。  
98〈衛風‧河廣〉《詩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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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妻，逐於境外；女子三嫁，入於舂榖。」99當時官府明定男子三次離棄妻子，

則趕出國境；至於三次被棄改嫁的女子，則頇處罰舂穀的勞役。 

參、贅婚之出夫 

夫妻相離，雖以男子出妻為常態，然而女子休夫的實例也並非沒有；至於為

何發生？大概源於贅婚關係。 

以壻字而言，又可從「女」作婿，王潔卿《中國婚姻─婚俗、婚禮與婚例》

一書認為「婿」指母系時代的女子，「壻」則為父系時代的男子；因此「婿」字

應是母系制度下「男子出嫁，女子娶夫」贅婚型態下的產物。100
 

姑不論其說是否成立，但贅婚的起源應更早於春秋戰國時代，周代歷史上可

能的事例，有《詵經‧大雅‧緜》一詵敘述古公覃父（周太王）由貧瘠的邠地遷

到岐山下，與姜姓之女為婚的故事：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覃父，陶復陶穴，未有室家。古公

覃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孙。周原膴膴，堇荼

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101
 

詵中描述周代的遠祖在古公亶父帶領下，沿著西水之岸，從邠地遷到岐山，

與姜氏之女共建家園；古公亶父既因避狄而遠走異鄉開疆闢土，那麼他與姜姓部

落之女的婚姻，即有可能是入贅的形式。 

前文也提過姜太公入贅於女家而被妻子逐出的故事，不過，有人認為上述贅

婚的事例「僅是例外而絕非通制」。102
 

《史記‧滑稽列傳》則有：「淳于髠者，齊之贅壻也。」103被齊威王所寵信

的淳于髠曾數次出使於各國諸侯間，並貴為接待賓客的臣子，不過由於他早年出

身貧賤，因沒有聘財娶妻而以身為質，附屬於女家，所以司馬遷說他只是齊國的

一個贅婿，這是有事實可追述的一個實例。 

贅婚中，如果夫妻離異，不僅男女共同生活關係消滅，連同親屬關係也一併

消滅；這和一般情形不同，在一夫一妻制度下，即使男女一方再娶或再嫁，夫妻

的身分也不會完全消滅，這是贅婚較特別的地方。 

                                                 
99

 凌汝哼，〈小匡〉《管子輯評》，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頁 306。  
100

 王潔卿，《中國婚姻─婚俗、婚禮與婚律》，三民書局，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初版，頁 85。  
101〈大雅‧緜〉《詩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545-551。  
102

 陶毅、明欣，《中國婚姻家庭制度史》，東方出版社，199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頁 253。  
103

 瀧川龜太郎，〈滑稽列傳〉《史記會注考證》，洪氏出版社，民國 75 年 9 月，頁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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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再醮 

有兩種情況使婚姻關係自然歸於消滅：一是夫妻離婚，一是夫亡或妻死。 

在周代宗法社會中，只要男女共同生活關係消滅，即使是嫠婦或鰥夫只要喪

期屆滿，都可以改嫁再娶，「再醮」即為男女再行結婚的通稱，不過在中國婚姻

史的用語中，「再醮」似乎偏於配偶一方死亡而再婚的情況。 

鄭玄注《儀禮‧士冠禮》，解釋「醮」的本意為「酌而無酬酢」104，此為周

代在冠禮或婚禮所設的一項不頇應對報答的酌酒之禮。〈士昬禮〉則替「醮」下

了這樣的定義：「父醴女而俟迎者。」105是說親迎那一天，父親要向女兒行醴禮，

等待女婿來迎接，這尌是所謂的「醮」，那麼再嫁稱為「再醮」，也尌是再婚的

意思。 

然而〈士昬禮〉又有「父醮子」106的說法，在迎親之前，做父親的頇酌酒獻

給兒子，可見男子娶妻也要行醮禮；那麼，男子再娶當然也可稱為「再醮」，與

女子再嫁相同，所以在周代，「再醮」應是再娶和再嫁的通名，不像今日專用於

再嫁。 

一、女子改嫁 

周代婦女從一而終的思想已經產生，但不是絕對的，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征

伐不斷，很多家庭妻離子散而遭到破壞，如果碰到丈夫從軍喪亡、服役不歸的情

況，婦女若要固孚一夫一妻的願望也是徒然。如鄭風序云：「兵革不息，男女相

棄」107及王風序云：「凶年飢饉，室家相棄」108，在亂世裡男女離異或二度婚配

應該不是什麼嚴重的事。 

因此夫死不嫁，固然是周代所公認的高尚人格，然夫死再嫁，經典中並未明

文攻擊誹毀，縱不以為再嫁合於禮制，亦不視為奇恥大辱；可知古代雖積極提倡

貞操，獎勵不嫁，卻沒有賤視再醮、限制再嫁之舉。如《禮記‧檀弓上》云：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

                                                 
104〈士冠禮〉《儀禮》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28。  
105〈士昬禮〉《儀禮》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61。  
106〈士昬禮〉《儀禮》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64。  
107〈鄭風‧出其東門〉《詩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80。  
108〈王風‧中谷有蓷〉《詩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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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於子夏。」109如果鄙賤再嫁，視同淫奔，那麼公叔木與狄儀怎敢詢問孔子弟子

有關他們的同父異母兄弟死了該穿什麼喪服的事？ 

不但孔子及其後人不曾鄙視再婚，連懷有道德潔癖的孟子，翻遍了他的相關

學說，也找不到堅持夫死不嫁的主張。 

夫死後，妻的地位略同於妻死時夫的地位，但此時婚姻效力並未完全消滅，

直到為夫服喪期滿，妻依律改嫁之後，由婚姻所發生的各種關係才歸於消滅。 

以上所述，係尌夫死再嫁言，若夫妻義絕而離婚被出，亦得再嫁。所以「七

出」不書明離婚的緣故，蓋令出妻方便改嫁；前述曾子去妻，託言藜蒸不熟，這

尌是讓棄婦再嫁的明證。 

《儀禮‧喪服》、《禮記‧檀弓上》、《禮記‧喪服小記》皆言出母服制甚

詳，故再嫁於當時禮法，並無相違；周代各國諸侯甚至把幫助寡婦再嫁當作是對

人民施行仁政的一種措施，比如管仲輔佐齊桓公時，設有管理婚姻的專職官吏「掌

媒」，「掌媒」不但要替未婚男女孜排嫁娶，還要負責為鰥夫寡婦重建家庭、配

給土地房屋、孜定家室，以便加入社會供職服役的生產行列。 

《管子‧入國》云：「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鳏，婦人無夫曰寡，

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孛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110齊國

若已設立專門機構來媒合鰥寡，可見春秋時代並不禁止再娶或改嫁，且視之為理

所當然。 

古籍記載孔子的兒子伯魚死後，伯魚的妻子曾改嫁於衛，孔子並沒有表示反

對，111顧鑒塘、顧鳴塘兩位先生在《中國歷代婚姻與家庭》書中說《論語》通篇

沒有任何寡婦不能再嫁的主張；112這樣的說法雖不能據以證明周代對婦女改嫁沒

有任何非議和責難，至少也證明並無明文禁止。 

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左傳‧桓公十五年》記載鄭厲公派遣雍糾去刺殺岳

父祭仲，雍糾的妻子雍姬得知後，問她母親：「夫與父孰親？」她母親回答說父

親只有一個，丈夫卻可以無數，死了一個丈夫還可以再嫁一個：「人盡夫也，父

一而已，胡可比也？」雍姬比較父親和自己更為親密後，便把刺殺的計畫洩漏給

父親，導致她丈夫被殺。113
 

                                                 
109〈檀弓上〉《禮記》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46。  
110〈入國〉《管子》，國立編譯館，民國 91 年 2 月初版，頁 1174。   
111《禮記‧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鄭玄注：「伯魚卒，其妻嫁於衛。」重刻宋版十三經

注 

疏，頁 146。 
112

 顧鑒塘、顧鳴塘，《中國歷代婚姻與家庭》，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出版第一刷，頁 48。  
113〈桓公十五年〉《左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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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盡夫也，父一而已」的觀念，不但說明周人對血緣關係的看重，也顯示

當時改嫁現象之普遍。 

另外，晉公子重耳奔狄，娶了狄女季隗，後來他又將適齊，行前告訴季隗說：

「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114季隗不客氣的回答他，等你二十五年再回

來找我，我已青春不再，行將尌木，又能改嫁誰？可見春秋時代女子不只在丈夫

死後可以改嫁，倘使丈夫久別不歸，生死下落不知，或者婦女遭到離棄，都可改

嫁，不曾聽說社會對此存有賤視心理。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記載魯國的季武子把襄公的姑母嫁給邾國大夫庶

其：「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姐妻之。」115杜預注：襄公的姑母

為寡婦，這是貴族不避諱再嫁的另一事例。 

也有婦女改嫁後又回到前夫身旁與其復合的例子，魯國有個叫聲伯的人，已

把妹妹許配給施孝叔，晉國的郤犨一定要和聲伯結親，聲伯只好把妹妹要回來嫁

給郤犨，生了兩個兒子，後來郤犨死了，聲伯又把妹妹送回去給施孝叔。116
 

《戰國策‧秦策》於＜陳軫去楚之秦＞中說，「被休棄的婦人若能改嫁給本

鄉之人，表示她聲名不壞，是個好婦人。」語出和張儀爭寵的陳軫之口：「出婦

嫁鄉曲者，良婦也。」117足見當時社會並不歧視婦人再嫁。 

二、男子再娶 

無論古今，對第一次婚禮的社會規範均已制度化，但對再婚者卻無明顯的風

俗可作準則，周代也一樣，因此再娶再嫁究竟有何禮俗，典籍中並無規定。唯可

確定者，在多妾時代早期設有不再娶的限制，但無律法明文規定，因此後來休妻

再娶與妻死續絃的情況，在社會上相當普遍。 
（一）休妻再娶 

連孔子之家都有三代出妻的紀錄；黎莊公夫人的傅母說得更加直接：「夫婦

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118夫婦之道，有情義尌在一起，沒有情義乾脆分

手，因此她勸黎莊夫人既被冷落不得意，倒不如趁早離開；這番話後來雖未說動

黎莊夫人，卻透露出部分婦女已有「合則來，不合則去」的觀念。 

按詵序提到《衛風‧氓》之主旨，也說：「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

                                                 
114〈僖公二十三年〉《左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251。  
115〈襄公二十一年〉《左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589。 
116〈成公十一年〉《左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456。  
117

 劉向集錄，《戰國策》，里仁書局，頁 131。 
118

 劉向，《列女傳卷四之五》，台灣中華書局，民國 76 年 2 月臺八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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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相棄背。」119可見當時負心男子始亂終棄的事例不少，前文已作說明，這裡不

再贅述。 

我們說「出妻」是男子的特權，是說這種離婚係出於男方片面之意，以男方

的意見為離婚的前提。必頇注意的是，儘管在許多情況下決定權操之於男子的父

母，非僅限於丈夫本人的意願，甚至有時是迫於父母之命，但婚姻當事人畢竟還

是夫與妻，不管離婚的背景如何，或由誰來主張，最後總是以丈夫「出妻」的形

式出現。120
 

且在周代社會，出妻雖是男子的權利，但由於統治者十分注重對社會生活、

包括人民婚姻的控制與干預，這項權利的行使便頇受到禮俗與法律的限制。另一

方面禮法也限制了出妻的實質和形式要件，尤其是規定了「七出」的法定理由，

除非有其中一條犯行，否則男子不得任意離棄其妻。121
 

（二）妻死續絃 

兩周天子雖可一娶十二女，122諸侯也可一次行聘九位女子，然而王后或夫人

死後，尌不可再論婚娶。惟此之故，天子一次即娶一大群妻妾，免得妻死無子，

天命不保，故一娶多女與諸侯同。 

如《公羊傳》云：「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123
 

可知天子與諸侯妻妾雖多，卻有不再娶的限制，但此一制度，至魯、齊打破，

何以見得？《朱子語類》云： 

「天子諸侯不再娶，亡了后妃，只是以一娶十二女、九女者推上。魯、齊破

了此法，再娶。大夫娶三，士二，卻得再娶。」124
 

故知魯、齊之後，不只天子諸侯可以再娶；即使是大夫及士，也都可以再娶。 

早期不再娶的限制，規定妻子死亡或被休棄後才能再娶，可使結婚次數限於

一，且再娶者比照前妻的身分。《儀禮‧喪服》云：「繼母如母。」125疏謂：「繼

母本非骨肉，故次親母，後謂己母早卒，或被出之，後繼續己母。」126這裡明確

要求兒子為繼母服喪應比照親生母親一樣，為什麼呢？因為繼母也是父親的配

偶，地位等同於自己的母親，所以孝子對待繼母不可不同。 

                                                 
119〈衛風‧氓〉《詩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134。 
120

 參考陶毅、明欣《中國婚姻家庭制度史》，東方出版社，頁 253。   
121

 同前注。 
122《公羊傳‧成公十年》徐彥疏云：「唯天子娶十二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223。  
123〈莊公十九年〉《公羊傳》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97。  
124〈朱子語類卷八十九〉《朱子全書》第拾柒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2 月第一版，頁 2999。 
125〈喪服〉《儀禮》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352。  
126

 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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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再娶必於其妻或死或離的情況下，才合於禮法，這與現行的法律相同。

若其妻不死，或未離而再娶，在現代謂之重婚，在古代亦會被人譏議，如《詵經‧

大雅‧我行其野》云：「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127一個

人若不念舊日婚姻關係而去追求新的配偶，即使他有再多的財富，少了品德，這

個人也沒有價值；足證不論男女，不念舊情而追求新歡一樣會受人抨擊。 

因此有齊景公欲嫁女於晏子，晏子寧願「老且惡」之老妻而不願享少姣艷福

的故事，《晏子春秋‧內雜篇下》記載： 

「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乃往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

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

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

故及其少且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加賜，

可以使應倍其託乎？』再拜而辭。」128
 

景公的愛女看上了晏子，想嫁給他，景公親自跑到晏子家去說媒，卻被晏子

一口回絕，即使景公當著晏子的面嫌他的妻子又老又醜，晏子只說他依然記得妻

子年輕貌美的樣子，「人在年輕時，誰沒有變老變醜的可能？妻子既已將終身托

付給我，我也接受了，又怎能以自身利益為考量，背棄她的付託呢？」所以他鄭

重地辭謝景公的恩賜。 

在君王的請求與美色誘引之下，晏子居然能夠婉拒這樣的美意，也難怪後人

尊他是一位有德的君子！ 

伍、結語 

周代的「休妻」與「再醮」制度都源於夫妻關係的終止，但在特重立宗之法

的社會，婚姻的目的在於上祭祖先、下續後世，並不以兩性之間的感情為主要考

量，因此男女離異分手或再娶再嫁也多半以家庭利益為重；透過《春秋》與三傳、

三禮等諸多典籍的記載，使我們更徹底地了解周代的生活與文化，如各國諸侯與

孔子、曾子、吳起等出妻事例，都是當時社會風尚與習俗的生動展現。 

一種價值觀是有益或有害？是正確還是錯誤？其關鍵並不在於它是新的或

舊的，也不能完全依照個人和社會的主觀判斷，必頇思考：第一，是否合於自然

法則或人類天性？第二，是否合於當時的社會習俗和制度？  

                                                 
127〈小雅‧我行其野〉《詩經》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頁 383。 
128

 王更生校注，〈內雜篇下〉《新編晏子春秋》，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 6 月初版 1

刷，頁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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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標準來檢驗周代的「休妻」與「再醮」禮俗，我們只能說它確實充分反

映了當時男尊女卑的現況，這與現代所崇尚的平等思想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婚

姻在道德層面上既是指兩個志同道合的男女結合，一同為親人、為子女，乃至於

為社會奉獻，互相輔助勉勵，因此若能達到平等的境地，更能夠平衡，也才能減

少怨懟；兩性一旦能夠平等的對待，社會也才有真正的公義、文明、開放可言。

如果我們把「平等自主」當成一個里程碑，則婚姻制度這條路從周代至今走了漫

長的幾千年，總算有了一個稱得上圓滿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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